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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光，没有月亮，星星很稠很密，
大的小的明的暗的，闪闪眨眨，像搅乱了的芝
麻、麦子、黄豆和包谷，大大小小的颗粒混杂
掺合在一起，互相辉映又互相重迭。

人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
一个人占着一颗星，一颗星就在天上注册着一
个人。一颗星儿落了，那是天爷从他的大注册
簿上把一个人抹掉了，地上的那个人也就死
了。四妹子抬头瞅瞅天空，哪颗星星是她的
呢？无法辨认，谁也无法帮助她确认出属于自
己的那一颗星来。不过，小时候听大大说过，
人大了星儿也就大了亮了，人小了星儿也就小
了暗了。天上那些顶大顶亮的星星，就是当今
世界上那些大人物的象征，主席、总理、总统
和省长们都占着一颗。庶民百姓呢？自然只能
占有那些稠如牛毛缺光少亮的芝麻粒儿似的星
星，四妹子究竟占有哪一颗星星无法确认，也
无关紧要，总是有那么一颗吧！不亮就不亮
吧！自己原本不是总统，也不是省长，怎么会
指望占有一颗大而又亮的星星呢？令人心里
窝气的是，老公公和婆婆在背地里咒她为扫帚
星，那是一颗带着晦气的令人讨厌又令人毛骨
悚然的灾星！

北岭高低起伏的曲线和南源的刀裁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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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划开了天上和人间的界线。沟坡间那些奇形怪状的峁坎沟豁，都
变得模糊难辨了。川道里似乎更黑，分不清棉田和包谷地。沿着灌渠和
河堤排列的杨柳林带，像一道道雄伟的城墙巍然屹立在河川里，只能辨
出树梢像锯齿一样参差不齐的轮廓。青蛙在河滩的水草里吵成一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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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显得静了。山坡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狐狸的难
听的叫声，在山崖上引出回声，回声倒显得柔
气了。

四妹子左胳膊上挎着竹条笼儿，右手甩荡
着，在河川的土石大路上急匆匆跨着步子。她
刚刚卖掉一笼子鸡蛋，攥下一笔款子，走起来
脚下生风。她想放开喉咙，在夜风湿润的河川
里亮一亮嗓子，无疑是很惬意的，又能给自己
壮一壮胆子。然而她终于没有开口，要是被躲
在某个旮旯里的歹徒听到了闻声赶来，反而自
招麻烦。她更加有劲地迈开双脚，更加欢势地
甩开右臂，急急赶路。

感谢二姑，指给她这样一条生路。
她天不明时爬起来，趁黑溜出吕家堡村

子，沿着河川越来越细的土石路，一直走进
去，到那些隐藏在山坡背沟里的村庄去收买鸡
蛋；或者涉过小河，走过川道，爬上北岭，到
老岭深处的人家去进行此类交易。愈是交通阻
隔的偏远的山村，鸡蛋也就越便宜，河川里一
块钱买七个八个，在那儿就可以买到十个以上
了。收买下一笼子鸡蛋，在夜深人静时分赶回
吕家堡，睡过一觉，就爬起来，又趁着天黑溜
出村子，赶到城郊去，那儿有几家聚居着工人
和他们的家属的大工厂，他们需要鲜蛋。她成
全了他们家需要用鲜鸡蛋补养身子的老人和孩
子，她也就赚下钱了，一天收购，一天出售，
两天完成一个赚钱的周期，除去风雨天和必须
到生产队出工的日子，一月里总可以完成六七
个这样的周期，每一个周期可以赚下十块左
右，有这样的收入实在不错了。

跑路，她不在乎，忍饥受渴，也都罢了，
最大的危险是被人抓住后没收了“赃物”，就
会把一月辛苦的赚头全部贴赔进去了。到处都
是警惕的眼睛，任何意料不及的凶兆随时都可
能发生。她现在已经完全深谙此道，一次又一
次成功地收买下鸡蛋，一次又一次地出手，也
就一次又一次地达到赚钱的目的了。她不无得意。

她已经熟悉源坡和北岭上大大小小的百
余个村庄，那些村庄大致的经济状态和人际关
系。哪个村庄富裕，哪个村庄穷困，哪个村庄
干部管得紧，哪个村庄干部闹矛盾，还有哪个
村庄压根没人管，到收麦子时还扶不起一个队
长来。在这方面，四妹子也许比县委书记或公
社的头儿们还要善于用心，还要了解得多哩！
那些干部强而又管得紧的村子是禁区，说不定
一个什么积极分子一瞪眼抓住她的笼子，就全
完蛋了。鸡蛋是被定为统购统销的仅次于粮棉
油的二类物资哩！她小心地躲开那些村庄，而
放开胆子走进那些干部不大先进或根本没有干
部的村子，像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走进某一户
山民居住的小院，借喝一碗水的时间，与那户
的男当家或女主妇聊起家常，如果观察判断出
这个家庭里没有共产党或共青团的成员，她就
提出买鸡蛋的事来。一般说来，这些人是乐于
把自家瓦罐里攒下的宝贝鸡蛋拣出来，装进她
的笼子里的，因为她比公家收购的官价要高一
些，一块钱有二至三个鸡蛋的差别。山民们除
非迫不得已，是不会放过高价而低就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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